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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诗影

麓台村外，公孙弘墓早已成空
只有一轮明月，抱紧大青石
照看着冈上仅剩的草木和诗歌
珠宝搬得动，月光盗不走
就像这块诗碑，可以屈身砌桥
却踏不断一身硬骨
在山左，清光依旧向人来
铮铮琮琮，修补青石的裂痕

一位八旬老人走出麓台小村
手执诗卷，击石而歌
他的眼眸没有年轻人的光泽
却跟被月光洗过般清澈
他说，在麓台———
公孙弘，慕容超，张起岩
他说，在书院———
刘应节，阎循观，韩梦周

燕太子的读书声，就从枯草间
破石而出。一千六百年了
还是那么抑扬顿挫，琅琅悦耳

麓台秋月
◎高文

拍拍摄摄地地点点：：胜胜利利街街白白浪浪河河彩彩虹虹桥桥

摄摄影影：：张张驰驰

《《中中秋秋月月明明》》

  第一次觉得自己比较丑，应该
是中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偏
偏班主任把一个大帅哥都光远安
排做了我的同桌，是一个插班生，
一米八五，俊朗修伟，无端让我想
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
嵇康来。
  用玉山修饰一个男人，至今我
未知其详。也一直没有弄明白，班主
任把最丑的一个同学和最帅的一个
同学安排为同桌，是出于什么考量，
却是让我更加发奋，在都光远为频
频接到情书发愁的日子里，我天天
在古诗词中风花雪月，倒是文学常
识之类从此倒背如流。
  对照都光远，自己最引人侧目

的是一头白发，从初中开始蚕食，到
高中几乎白了一半。那时的染发膏
五毛一盒，但仍然很少用。我村一个
会掐算的老人就说，这孩子头发都
变成墨水了。
  中学毕业前夕参加招飞，我是
潍坊招飞班的班长，带领大家强化
学习了两个月，文化成绩自然一点
问题没有，但最终还是被淘汰了。理
由没有明说，我想少白头应是主要
原因。我遂决定报考军校，就选择了
地方和部队双重点的海军工程
大学。
  第二个特点是眼睛小，不是一
般的小，母亲说是用麦秸犁开了一
条缝。女儿独独遗传了这个特点，属
于遗传基因比较强的，每当别人说
女儿像我，女儿就一脸不高兴，说：
“一点也不像，妈妈，是不是一点也
不像？”
  这个问题，同学程培温的媳妇
解读最到位，女儿出生那天，我从医
院回来，正好碰到。程培温媳妇就问
我生了吗，我说生了。她问随谁，我
说随我。她就由衷地说：“没事，长长
就好了！”
  后来酒桌上碰到程培温，程培
温就赶紧打圆场，说俺那个媳妇，一
点也不会拐弯。
  小眼睛总让我想到鼠目寸光，
印象中也有一个光辉形象叫做娄阿
鼠，是昆剧《十五贯》的人物。当时就

想，这个剧作者应该是小眼睛，否则
不会想出这么高级的名字来。自己
在部队履职时，曾写过一首《卜算
子》，曰：
  微醺起潮红，浅笑迷花径。贴耳
清吟听未真，寂寞知分定。
  空牵紫竹风，且向红珊行。欲叩
当年藏经处，路细僧来迎。
  那句“浅笑迷花径”，写的就是
眼睛，一笑就看不见了。其实有美化
的成分，实际情形是，即使不笑的时
候，眼睛也看不见，高一时经常被班
主任王敬宝先生叫起来回答问题，
他说我上课总是打瞌睡。后来得过
几次全级第一名，他才真的相信我
不是打瞌睡，是爹娘生我的时候不
小心把眼睛生小了。第三句写的是
耳朵，这个俺媳妇最有发言权，不会
软语温存倒在其次，关键是三声之
内绝对听不见，尤其在吩咐做家务
的时候。我脸上从不生痘，却长癣，
一块块的，太阳一晒会发红，感到脸
皮特别薄，沾上汗水就火辣辣地痛。
那个“微醺起潮红”即指此。
  除了少白头、小眼睛，最让我难
为情的是牙齿。我小时候确实养过
狗，但与犬牙参差应该沾不上边。但
参差这个词当时就记住了，对着镜
子，真是越看越像，大小不一，长短
不一，内外不一，很像降落的天使，
嘴先着了地。
  战友刘敬田虽然齿长，但吃西

瓜痛快。我吃西瓜像犁地，直接可以
种上地瓜，不用单独培垄的那种。因
为牙齿的原因，我几乎很少主动跟
别人说话，确实需要说的时候，也会
下意识地捂一下嘴，开怀大笑的时
候就更少，当时留下的相片没有一
张是露齿的，倒是非常符合古人训
“笑不露齿，行不摆裙”。于是就有人
说，这孩子深沉，将来怕是会有点
道业。
  这也罢了，到军校报到的第二
天，才知脸不对称，而且胳臂与身体
的比例也不对。军校第一节课是军
姿训练，是按个头排队的，但我的手
明显长出一截，都戴着白手套，非常
明显。这让负责训练我们的史克毅
区队长很为难，并且他马上发现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无论站得多直，
脸总是歪的。他细细端详了我半天，
说你的脸两边不一样大。他十分同
情地说了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下
课后我第一个冲到洗手间，对着镜
子看了半天，才知道父母当初对我
太放任了。我吃饭总是用一边嚼，但
现在改正，已经为时过晚，而且感觉
非常别扭。不过，若许年之后，终于
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就是我想躲酒
的时候，就说自己牙疼，腮都肿了。
朋友就会仔细端详半天，然后说真
的肿了，那你少喝点吧。
  中学时代，同学们说我经常坐
在教室里温课，想来不完全是勤

奋，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感觉
自己其貌不扬，没有出头露面的资
本。所以我对任何体育项目都不感
兴趣。
  男人对自己的容貌也会在乎，
只是不说而已。街坊邻居见了儿时
的孙贵颂，现在当然是知名杂文大
家，都说邻居家那个“小俊孩儿”。而
我儿时最盼望的是别人称呼我熊孩
子，而不是老李家那个丑儿子。因为
这个原因，心里对帅哥特别敌视，看
电影只看丑星，比如《寅次郎的故
事》，感到特别过瘾。偶尔翻当年的
剪报，还发现了一篇《丑人儿如何处
世》的文章，可见当时自己的心思之
重，估计暗地里多次垂泪亦未可知。
  内外兼修的人当然有，除了前
面提到的都光远、史克毅，后来在业
务中，又碰到李荣和、黄官祝这样的
帅哥校长，心里除了敬佩，还是有一
丝丝复杂的情绪流出来。学妹马晓
洁幽幽地说，男人的颜值从来不是
第一位的，但至少不能歪瓜裂枣
不是？
  因为丑，与别人交往的时候，别
人都会快速略过我的外表，直指内
心，应该说省去了许多繁文缛节，这
应该是丑字带给我的唯一的好处
吧。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丑纯天然，
绝不是东施效出来的。天然就是本
真，与我对文字的要求完全吻合。文
如其人，信然。

我的丑，纯天然
◎李万瑞

作者简介
  李万瑞，潍坊市奎文区
作家协会主席。毕业于武汉
海军工程大学，多次参加战
备值勤，后供职于大连舰艇
学 院 教 务 部 ，少 校 军 衔 ，
1998年退出现役。著有日记
三部曲《中学日记》《向西
流》《第二故乡》，流年三部
曲《老槐树》《赶牛路》《两条
河》，远方三部曲《半消磨》
《三生石》《岁月如歌》等多
部书籍。

名家 新作

  雨过风凉，风送稻花香；鹭点山光，
蝶逐菊花黄。天高清气爽，烟生绿水茫。
迎暮阳，楼上闲眺望，妆，已有秋模样。

【双调·碧玉箫】

新秋
◎李宝翠

  云雾飘飘，风雨正潇潇；绿浪涛涛，
枝叶劲摇摇。丰年秋色早，田桑长势好。
投入少，省力多收钞票，瞧，农夫开心笑。

【双调·碧玉箫】

秋色
◎马洪奎

  丹桂弃银魄，玉兔上藤萝。彩云慵整
衣袂，陂映舞婆娑。默爱菊觥光炅。皓齿
轻歌隽永。词赋步东坡。醉眼渺星汉，知
己对君酌。
  望鸿度，由岁暮，梦如梭。畅怀正好，
怡岸莲子漾窗波。双袖飞临沧海。妙笔卿
添秋色。素手玉弦拨。再奏婵娟调，千古
共风说。

【水调歌头】

中秋寄怀
◎郭代平

鸢都 之 韵

在惜别的

 时光里
◎李良荣

  一晃两个月过去，又到了与白发
亲娘道别的难舍时刻。
  这些天来，妹妹、妹夫时常从自家
菜园里，摘下一掐一包水的时令菜，请
老人尝尝鲜。妹妹和嫂子送来“十夹
红”海蟹、水饺、粽子和糕饽饽，让老人
吃得开心。我骑着自行车，赶集进店，
买来老妈喜欢的鱼肉和水果，做些老
人顺口的家常便饭。
  越是到了将要离开老家的时候，
越是珍惜陪伴95岁老妈的时光，越是
不想过早流露我和妹妹、弟弟轮换照
顾老妈的具体安排。我同各位亲人一
样，几乎天天端来热腾腾的水，请老妈
烫脚。老人坐在椅子上，双脚泡在水
盆里，脸上红扑扑的，挂着微笑，心上
舒坦，写满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那一天，母亲擦干脚后，我戴上老
花镜，手按指甲刀，弯下腰给母亲剪手
指甲，蹲下身来为老人剪脚趾甲，挫磨
光滑。捏着走过九十多个春秋，历经
磨难的那双脚，看着没有增生变形的
脚趾，依旧那般红润的脚板，我心知肚
明，如今老妈腿脚已大不如前。
  老人穿上鞋袜，费力起身，手扶桌
椅和墙边，拖着蹒跚的脚步，一脚一脚
小心地走着 ，走两步站一会儿 ，歇
一歇。
  前段时间，弟弟担心母亲腿脚不
稳，行走不便，为老人买来“四爪”拐
杖。老妈笑着说：“不服老不行啊，拄
上拐了，敢走啦。”
  每每看见“足不出户”的老妈，躬
着身，挪着步，费劲儿靠近阳台和厨房
北窗，颤颤巍巍的“走相”，我的心总是
往下沉。
  陪伴老妈身边，恍若回到难忘的
童年。小的时候，父母整天参加生产
队劳动，没白没黑忙活家务。晚上抽
空找来剪刀，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为
我哥和妹弟剪指甲，剪完了再用磨石
蹭一下。偶尔忙中有失，一不小心碰
着肉了，疼得呲牙咧嘴。那个年代，生
活清苦，父母艰辛，仁慈宽厚，与人为
善，苦中作乐，家人可亲，有着别样的
乐趣，全家人脸上都带着笑容。转眼
间，父亲过世13年，母亲一天天变老
了，儿女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眼下，
全家三代晚辈人，记挂老人，孝敬老
人，尽好辈辈相传的天职。
  天刚蒙蒙亮，我早起做饭。告诉
老妈今天返回，老人笑着说：“早该回
去了，这么些日子了，天天陪着我，顾
不上自己的家。”我懂母亲的心。
  妹妹早早过来陪伴老妈。临走
前，老人笑着说：“一路平安，到家了，
早来个电话。”我点头应答，走出楼道。
到了北楼拐弯处，回头一看，厨房窗
前，飘着老妈的满头白发。我停下脚
步，向老人和妹妹挥挥手。转过身来，
年届七十之人，禁不住心头一热，我的
双眼模糊起来。

  那年散步，路遇丛丛酸
枣树，虽是天旱，却缀满粒
粒青果，消消瘦瘦的样子。
那味道，涩涩的、还带点儿
苦味，像极了青春的滋味。
那时，心如蓝天般清澈，觉
得只要勤奋、努力，收获的
一定是硕果累累，后来才发
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那时，总觉得人与人，
相同物种，你对他笑，他便
对你笑，你对他包容，他便
有相同的回应，你对他善
良，他便对你善良……
  人的中年，或许正如那
些青果，假以时日，经历过
了风雨洗礼、骄阳炙烤，自
然而然，养分足了，身量丰
满了，色彩浓郁了，成熟的
味道便会弥漫开来。渐渐
地，年华终老去，生活的文
章删繁就简；慢慢地，人的
心境也变得平静澄澈。原
来呀，这是一种由被动到主
动，由醒悟到自觉的过程，
年龄和阅历、阅读和况味该
是其中的催化剂吧。
  “水自竹边流出冷，风
从花里过来香”“暮从碧山
下，山月随人归”“百花丛里
过，片叶不沾身”“万物静观
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
事岁月长”“小儿误喜朱颜
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读诗文，世间万物与人、与
己的相互关照，终成灵魂的
壮美。
  “留住小美好，珍藏大
境界”“晚，雨归，下车，门触
丁香，摇落花几枝，惊醒一

树梦，融化我的心”“禅心就
是自然之心”“心田常植繁
花，生命便时时如沐初夏”
“一转身，一回眸，青春便已
渐行渐远，渐无息，纵然青
春远去，但青春不曾褪色，
依旧光芒万丈”……写诗
文，诠释和宣泄对生命的看
法 和 认 知 ，终 成 精 神 的
璀璨。
  想来，这阅读和况味竟
也如岁月的刀、生活的耙，
细细密密地、深深浅浅地将
过往梳了一遭、犁了一遍。
  那么，人生到底是什么
呢？是在三月的早春，看一
群燕子，于古老的庭院衔泥
筑巢；是在清凉的夏季，看
满池莲荷，寂寞地在水中生
长；是在风起的深秋，看一
枚落叶，安静地赶赴美丽的
死亡；是在落雪的冬夜，看
一尾白狐，遁迹在荒寒的
山林。
  写到此 ，暗自微笑。
人，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
其当然，顺其自然，而来去
之间，最高的境界，便是在
看透世事变幻的本质之后
学会释然。生命活到极致，
一定是简与静，美到极致，
一定是素与雅，摆弄好手中
的柴米油盐，保护好心中的
诗与远方，依心而行，随遇
随缘。人生最好的状态，当
是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自
然，不奢望，不强求。
  来吧，保持新鲜活泼，
碧绿的童心，看山还是山，
当是未来我们老年时最好
的心境。不过，修炼继续。

修炼心境
◎夏清义

  门前篱笆墙上，爬满了青翠欲滴
的扁豆蔓，开着白色或淡紫色的小花，
一穗穗，昂然挺立，花儿不大，但挺漂
亮，像一对对蝶翼，亭亭于枝头。
  藤蔓，相互交缠着，如蛛网，花香，
丝丝缕缕，从碧翠的叶子中间浮上来，
闲闲地飘逸，浸濡了一片天，连那朵悠
悠白云，也香香的 ，像刚出锅的白
面馍。
  每次饭前，母亲端着水瓢，站在篱
笆边上，把一串串驴耳朵似的扁豆采
下来，放进水瓢里，有的碧绿，有的泛
着淡淡的浅白，相互簇拥、叠压，如细
浪翻转，似落英缤纷。
  饱满的扁豆，或炒或炖，都是一道
可口美食。父亲坐在小桌前，喝一口
小酒，夹两片扁豆送到嘴里，鲜香的味
道漫溢开，浓浓的，光滑细柔，唇齿
生香。
  郑板桥对扁豆也一往情深，他流
落苏北小镇安丰的时候，居住在大悲
庵里，春吃瓢儿菜，秋吃扁豆，于是，他
在居住的厢房的门板上，手书浅刻了
一副对联：“一帘春雨瓢儿菜，满架秋
风扁豆花。”洒脱随性，潇洒惬意。虽
然生活里有诸多不如意，但扁豆花开，
叶叶覆盖，蔓蔓缠绕，绿影婆娑，风景
独好，又有好吃的扁豆下酒，清爽开
胃，其乐悠悠。
  我曾去过一个村庄，家家户户墙
头上长满了挨挨挤挤的扁豆蔓，纷纷
扬扬，交错披挂，像一段绿色城墙。初
时，就那么漫无边际地绿着，自由自
在，闲散从容。后来，一穗穗的花儿开
了，临风飘举，盖过了一片绿，花儿开
得热烈、恣肆、无拘无束。墙，成了花
墙，一道道花墙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花
团锦簇，云蒸霞蔚，村庄，成了扁豆花
的海洋。
  客至，扁豆炒肉，或扁豆豆腐等，
一盘盘端上来，客人吃得酣畅淋漓，

心满意足。临走，主人摘来满满一方
便袋，让客人捎上，一份浓浓的亲情
友情，凝聚在碧翠的扁豆上，莹莹然。
  乡情爱情也蕴含在扁豆里，像一
盏香茗，让人思绪飞扬流转。清代著
名藏书家方南塘，惯喜游历，一日接到
家中老妻来信，说院墙上的扁豆花开
了，老方心下一动，想起家乡，想起相
濡以沫的妻子，随即赋诗曰：“编茅已
盖床头漏，扁豆初开屋角花。旧布衣
裳新米粥，为谁留滞在天涯。”
  清人叶松石在《煮药漫抄》里讲过
一个故事，说他在上海的时候，与一老
友不期而遇，相谈甚欢，于是相约同游
吴门，不料，第二天老友毁约急匆匆回
家了。追问其故，老友告诉他，昨晚读
罢方南塘的扁豆花，心潮起伏，思乡切
切，急不可待地回家了。
  盛开或未开的扁豆花，让人心下
柔软，情思绵绵。我在外面讨生活的
时候，每次看到别人菜篮子里饱满丰
盈的秋扁豆，都会想起篱笆墙上一穗
穗的扁豆花，想起母亲趴在锅台上，把
扁豆挂糊，放油锅里炸，脆脆的，咬起
来咔嚓作响，声音碎碎的，有着黏稠的
香鲜味，于是，心下有了湿漉漉的暖，
浩然有归意。
  父亲最喜欢看早上或晚上时候的
扁豆花。晨起，一簇簇扁豆花上，挂着
晶莹的露珠儿，润润的，透着亮儿，可
照人影。风吹过，露珠儿轻轻晃一下，
跌落在另一朵花瓣上，挂住了，闪闪
亮。父亲沿着篱笆墙根儿，看一圈，枝
叶花朵交融，色彩纷纷，如诗似画，迷
醉双眼。
  晚上，日光淡下去，月色泛起波
澜。父亲吃过晚饭，悠闲地坐在天井
里，看满墙的扁豆花开，扁豆花兴高
采烈地开到了窗下，皎洁月光里，诗
意恬静，温情款款，像含情脉脉的女
子，羞涩地唱着情歌。有时，父亲会

走过去，站在篱笆墙边上，望望月，看
看花，浓浓的花香就缠住了父亲，光
影婆娑，父亲就触摸到了五谷丰饶的
家园的温厚，蓊蓊郁郁，云烟缭绕。
父亲笑笑，用心感觉着秋夜扁豆花下
的美好。
  汪曾祺老先生在《食豆饮斋闲
笔》中写道：“暑尽天凉，月色如水，听
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振羽，至有情
味。”
  一架扁豆，藤蔓舒展，绿意盎然，
花色烂漫，月白风清夜，安然恬静，明
净祥和，或坐或站在扁豆架下，秋虫唧
唧 ，花香阵阵，有一种赏心悦目的
美好。

满满架秋风扁豆花
◎孙爱勋


